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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 论

彭学军在文学创作上起步比较早，她从上世纪80

年代末开始创作，起初创作的主要是或者说全部是短

篇小说。彭学军的短篇小说大部分发表在《儿童文学》

杂志上，我也是她作品的责任编辑之一，熟悉她的作

品。那一篇篇精致典雅、意蕴深厚的短篇小说，给文

坛、也在读者心中留下了美好的回忆。很多人认识和

喜欢彭学军，不是因为她近10年来创作的一部部长

篇，而是她的短篇小说。在20年间，她发表了数十篇

短篇小说，每一篇都不负读者期待，都能给人带来惊

喜。这些短篇小说是一颗颗珍珠，是一个个坚实的脚

印，也是一道独特的美丽风景。正是近20年短篇小说

的历练，为她后来从事长篇小说创作打下了深厚扎实

的艺术功底。最近她的短篇小说集《等成一棵树》出

版，其中收录了14篇短篇小说，可说是彭学军短篇作

品的精华和代表作。

说到彭学军的作品风格，我想到这样几个字：纯、

静、美、雅。

纯，就是纯净，指内容的纯净和艺术上的纯净，以

及基调的明澈纯洁。静：就是安静、恬静。彭学军的作

品没有表面的喧嚣和对立冲突，和她这个人一样，很安

静、娴静，就是有大波大浪，也是在底蕴和内涵上，哪怕

写到死亡、灾难和道德污浊、人性丑恶，文字也始终保

持着一种节制和温婉。美，她的作品所蕴含的情感美、

内涵美、意境美、语言美等，恐怕是大家公认的。雅有

优雅、儒雅、趣雅等，彭学军的作品中最突出的就是温

文尔雅和典雅。

在此，我只谈其中一点：“美”。首先，彭学军本人

就是一个严肃的“唯美派”作家。她的每一篇作品，不

论是自然天成，还是匠心独运，都构思精巧，每一个细

节都很走心。她在创作上用功之深、用情之专，在字

里行间都有体现。彭学军是一个属于“纯文学”的严

肃作家。她作品中体现出来的“美”是一种大美，涵

盖了一部完美的文学艺术作品所要求的全部要素：故

事、结构、人物形象、思想内涵、心理、场景、意境、格

调、语言等各个方面，这些要素融为一体，自然就呈

现出近于完美的状态。

关于彭学军作品的美，我

有以下几点感受：

一是鲜活生动的生命之

美。

我认为，每一篇优秀作品

都是有生命的，它应该是灵动

的、鲜活的、丰富的、生动的。

这样的作品能直达心灵，与读

者心气相通，就像老友，哪怕多

年不见，也会在记忆中留下深

深的印迹。彭学军的很多作品

都是这样的优秀之作。

儿童文学很注重故事，我

也知道给小孩子读的故事情节

很重要，但从艺术上来讲，故事

是框架，是骨骼，人物、情感、内

涵、意境、语言等则是它的血

肉。没有情感、没有内涵、没有意境的故事，只是没有

生命力的空壳，或是一堆虚华浮泛、五颜六色的肥皂

泡。比如当前充斥着儿童文学园地的“校园生活故

事”，怎么看都觉得艺术成色不够。彭学军的作品恰恰

是内涵深厚、情感饱满、意境悠长之作。比如她创作的

数篇以湘西生活为背景的短篇小说——《油纸伞》《红

背带》《染屋》《载歌载舞》等。一柄普普通通、过去农村

人常用的红色油纸伞，在彭学军的笔下，像一个有灵性

的精灵，张扬着蓬勃的生命力，同时也构成了一道独

特的风景。这把伞在危难关头，分别救了奶奶和

“我”，不但承载了“我”与奶奶两代人的故事，贯通了

两代人不同的愿景，同时也通过背景的描写如赶集、

求河神、跳伞舞等场景展示了湘西特有的风情。很多

年过去了，我的脑海里还有这样一个画面：“我”爷爷

向“我”奶奶求婚，将红色的油纸伞从镇上一直铺到

奶奶家门前，整整连了20里。“一溜红光熠熠的油纸

伞蜿蜒而至，如一条溢彩流光的红绸带在山间抖

动”。《油纸伞》写两代人的故事，在深厚的历史背景

下，在一个短篇里融进了抗日故事、亲情、爱情和湘西

所特有的民俗风情，集优美与厚重于一身，很耐读。

如果说《油纸伞》《染屋》是以一种风情之美、人情

之美打动读者的话，《载歌载舞》《午后》《哥哥在电梯

里》《看不见的橘子》等描写悲剧的作品中，彭学军依

然在着意追求一种美，作品思想的穿透力、情感的感

染力和作品内容的厚度、艺术质感依然很强。特别是

《载歌载舞》，把艺术上的“繁”与“简”、“美”与“丑”都写

到极致，让读者在享受美的同时，也感受到人性拷问的

力量。

《载歌载舞》讲的是一个正当妙龄的苗家疯女孩

儿，总爱围着人跳一种曼妙的舞蹈。作者用了大量笔

墨写女孩之美、舞蹈之美。当地人司空见惯，谁也不

看，谁也不理她。“我”家新从城里搬来，对疯女孩儿的

舞蹈感到很新奇，很喜欢。一天，妈妈外出，把“我”和

妹妹反锁在家里，炉火点燃了尿片，火越烧越大，就在

这紧急关头，疯女孩儿以舞蹈的姿态两次冲进屋里，救

出“我”和小妹。这时，村里人也赶来了，但是人们看着

疯女孩儿在大火中以舞蹈的姿态挣扎、扭动，却没有人

去救她，在人们的心里，一个疯子死了就死了，没有什

么大不了的。作者写到人们观望女孩在大火中挣扎

时，只用了两句话：“人们齐齐地站着，看着，看什么

呢？看金妹跳舞吗？他们是从来不看金妹跳舞的呀！”

这种冷静简洁到极致的描写，像一声轻轻的质问，鞭辟

入里，直达人的灵魂。这种举重若轻、不动声色的批判

力量，仿佛有千钧之力，瞬间击碎读者的情感堤坝，让

人由内而外地感到不寒而栗，感到人性的可怕。彭学

军把疯女孩儿尽乎极致的舞蹈之美、本性之美与村民

的人性之恶对比来写，把人性当中深藏不露的丑恶、冷

酷生生地撕开给人看。不由得令我想到鲁迅作品里的

“人血馒头”和阿Q行刑前趴在地上画那个怎么也画

不圆的圈。读了这篇小说后，我真正觉得彭学军在艺

术上是个厉害角色。

我还比较欣赏《红背带》和《等成一棵树》，这两篇

作品除了写得很美外，还体现了彭学军在艺术上对现

实与幻想不露痕迹的对接、过渡、转换。《红背带》说的

是老婆婆苦苦守望丈夫的故事，直到80多岁时捡了一

个孩子，终于用红背带背上了孩子，第二天心满意足地

死去。一条红背带背起了一个女人一生的命运。《等成

一棵树》写一个男孩痴痴地等一个女孩，直到生根发

芽，抽枝展叶，等成了一棵树。几十年过去，女孩子结

婚生子，转了一圈又回到树下。这个故事耐人寻味，包

含着几多人生感慨。

二是精致考究的结构之美。

彭学军的作品很精致典雅，结构很讲究。在故事结

构上，设置悬念不留痕迹，水到渠成中可见一波三折，注

重故事内在的张力和内涵，注重艺术的感染力。

在结构上她很擅用“道具”，或称“理念”，这也是一

篇作品的“点睛之笔”。比如《春桐秋景》里的“剥毛

豆”、《瓷器》中的“摔瓷器”、《废船》中的废船、《油纸伞》

中那把有灵性的红伞等，再比如《红背带》中的那条红

背带，写尽了一个女人一生的渴望——做一个母亲，用

一条红背带背起一个娃娃。彭学军的每一部作品几乎

都是有“魂儿”的，有了“魂儿”，整个作品的结构也就紧

凑精致了。

三是诗性纯净的语言之美。

当前儿童文学界有一种欧风洋派，那种矫情、华

丽、繁复的大长句，带着刻意显摆的雕琢、修饰和浮

华。相比之下，彭学军的语言则自然流畅得多，她很擅

长描写，但不是“白描”，而是状物与抒情有机结合，带

着很个人化的独特视点和感悟，并将这种感悟以优美、

诗性的语言描绘出来。另外，她喜欢用第一人称，以

“我”的叙述，不疾不徐，娓娓道来，在从容平和、自然亲

切之中透着才情诗意。她的文字把那种艳丽的浮光和

刺拉拉的冷光都打磨掉了，是一种有质感的书面语言，

柔和、温润，带着天然去雕饰的纯净。另外，她很懂得

适可而止，注意留白，文字含蓄而节制。因此，读她的

文字有很强的代入感，感觉很舒服，令人不知不觉就进

入了作品的情境之中，很自然地就想到那句话：岁月静

好，安心读书吧。

书写诗性的生命之美
□徐德霞

中
国
儿
童
文
学
的
理
论
体
系
亟
待
更
新

□
马

力

地址：北京市朝阳区农展馆南里10号 邮政编码：100125 总编室电话/传真：（010）65003319 新闻部电话/传真：（010）65002492 宣传发行部电话：（010）65935482 广告许可证：京朝工商广字0065号 零售每份0.70元 印刷：中国青年报社印刷厂

中国儿童文学理论发端于五四时期，它作为儿童文学发展的

两轮之一，始终与中国儿童文学创作相伴随，在每一个重要阶段

都对它做出理论总结。改革开放以来，虽然有新的儿童文学理论

肇始，引领、开辟儿童文学创作的新阶段，特别是近10年，中国的

儿童文学创作步入“黄金期”，取得了可喜的成绩。但是随着社会

的飞速发展，无论儿童的生活，还是儿童文学创作，都遇到许多新

的问题，这些重要的理论问题主要是：儿童的本质与儿童文学的

本质、儿童文学的功能、深入生活与提高儿童文学创作质量、作家

的修养、儿童文学的评判标准、儿童文学的阅读与推广等，这些问

题已经冲破了儿童文学原有的理论框架，亟待进行理论更新。

儿童的本质是从18世纪中叶世界儿童文学产生以来，理论家

一直在探讨的首要问题。两个多世纪前，由于受浪漫主义思潮的

影响，无论是安徒生的创作，还是法国文艺理论家保罗·亚哲尔的

《书·儿童·成人》，都用艺术的或学术的语言表达“儿童是天使”

的儿童观。然而到了20世纪下半叶，西方社会实现高度信息化以

后，美国的尼尔·波兹曼于1982年又提出“童年的消逝”的主张。进

入信息化时代，我国的儿童状况又如何？儿童是“天使”，还是“童

年消逝”？这不仅是个创作问题，更是重要的理论问题，需要中国

的理论家们给出符合中国国情、有说服力的回答。从目前的情况

看，我们对这个问题研究得还很不够。

儿童文学的本质即取决于对儿童与文学的认识，又与我们对

儿童文学功能的认识一脉相承。儿童文学的本质是教育的，还是

审美的？关于这个问题，中国的儿童文学理论家的认识大致经历

了三个阶段：

一是五四时期以鲁迅为代表的“启蒙说”。他既主张儿童文学

应“以幼者为本位”，又将儿童文学的功能定位在“启蒙”上。要拯

救贫弱的中国，“首在立人”。鲁迅在1919年1月16日《致许寿裳的

信》中说，儿童文学对于儿童的责任应以“养成适应时代之思想为

第一义”。陈独秀也认为儿童文学问题是儿童问题，而儿童问题关

系到国家的未来。可见五四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们都认为，儿童文

学不仅有愉悦儿童的功能，更与国家的命运、民族的兴亡联系在

一起。在这种理论指导下产生的儿童文学作品大都是表现贫苦儿

童的饥寒，唤醒他们觉醒与反抗的作品。新中国成立后“十七年”

的儿童文学创作，依然强调儿童文学的育人功能，曾经产生一大

批优秀的儿童文学创作。

二是历史新时期以来，儿童文学理论家们提倡儿童文学的

“游戏精神”的阶段，反对把儿童文学当作教育工具，强调儿童文

学的审美品格。起初，这一理论对以往儿童文学重思想内涵而忽略艺术表现的倾向

起到矫正作用，为推动新时期儿童文学的健康发展发挥了积极作用。在这种理论的

指导下，曾产生一批意趣盎然、思想内涵深刻的好作品。近10年中国儿童文学黄金

期的到来，与这种理论的正面效应有关。然而毋庸讳言，也有一些作家对于“游戏精

神”的理解存在偏颇，用儿童文学的快乐功能代替儿童文学的教育功能，产生了一

批形式表现较好但内容苍白的作品。特别是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后，随着社会经

济体制改革的深入，个别作家为了追求作品发行量和经济效益，不惜用浅层次的搞

笑的东西去迎合小读者，而放逐了儿童文学作品应有的深刻思想内涵。要解决这类

问题，首先需要在理论上进一步澄清儿童文学的本质与功能问题，理论的澄明，有

利于作家很好地把握自己的创作方向。

三是重新强调儿童文学的社会作用的时期。它以2014年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

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为标志。习总书记将文艺与“伟大的中国梦”相联系，同时也强

调文艺的“审美功能”。他指出；“追求真善美是文艺的永恒价值。艺术的最高境界就

是让人动心，让人们的灵魂经受洗礼，让人们发现自然的美、生活的美、心灵的美。”

“做到春风化雨、润物无声。”这既是对五四现代文学传统的回归，又是对五四文学

精神的进一步发扬。

深入生活，提高文学创作质量，是解决目前创作存在问题的关键所在。中国是

儿童数量最多的国家，他们分布在祖国的各个角落，要使儿童文学作品更好地反映

少年儿童的生活，就必须了解当今中国少年儿童生存与灵魂的实际状况。作家不仅

要了解城市的儿童，而且要了解乡村的儿童；不仅要了解汉族儿童，还要了解少数

民族儿童。过去的儿童文学理论著作虽然也提深入儿童生活的问题，但是强调不

够，还需要根据今天儿童生存的实际状况，加大认识与实践的力度，以期作家对于

生活有了切实的认识以后能写出精品力作。

作家问题也是原有的儿童文学理论体系中所有的，但是对于加强作家的修养

问题强调不够。“讲品位，重艺德”的问题，直接针对当下一些作家受市场经济的影

响，只重作品的经济效益的问题，是减少作品的“铜臭气”的关键之举。

儿童文学创作的评判标准不仅是儿童文学评论的准星，而且影响未来儿童文

学创作的走向。一些作家或评论家在评判作品的时候，不同程度地存在着重艺术

性、轻思想性的偏向。评判标准就是一种导向。要实现儿童文学创作由“高原”向“高

峰”的飞跃，端正评判标准就显得格外重要。对此儿童文学理论家有责任展开科学

研究，规范评判标准和评价体系，保证儿童文学创作在正确的轨道上健康发展。

儿童文学的阅读与推广是新时期以来出现的新问题。为了使儿童文学阅读推

广工作更加卓有成效，有必要对于儿童文学阅读书目的遴选、阅读方法以及组织管

理等问题进行深入研究，以便科学持久地开展工作。

无论是儿童的本质与儿童文学的本质问题、儿童文学的功能问题、儿童文学的

评判标准问题、亦或是儿童文学的精品创作、作家修养与儿童文学阅读等问题，既

是儿童文学理论体系中的基本问题，又是当下儿童文学创作与理论批评遇到的新

问题，新的时代特征呼唤新的儿童文学理论体系的诞生。

彭学军短篇小说彭学军短篇小说：：

她的作品中体现出来的“美”是
一种大美，它涵盖了一部完美的文学
艺术作品所要求的全部要素：故事、
结构、人物形象、思想内涵、心理、场
景、意境、格调、语言等各个方面，全
方位地追求美，把这些要素融为一
体，自然就呈现出一种近于完美的
状态。

在快节奏的时代，传统、故乡、童年

在人们的回忆里越来越远，生活日趋单

调、刻板。这时，读到《古城墙上的圆月

亮》，就好像读到了一种久违的感动。

书中，作者金波和张之路联袂演

出，采用诗歌、散文两种体裁，书写了童

年这一永恒主题。那里阳光温热、月儿

明亮，有风筝在飞翔、有蟋蟀在吟唱，还

有一声声稚嫩的童谣和一段段难忘的

童年时光……

先说金波的诗。诗是最精练的文

字，它可以描写、可以抒情，可以写人、

还可以写景、写物。比如《想象的天空》：

我们可以和小鸟对话/白天学叫“唧

唧黑”/晚上学叫“姑姑喵”/最有趣的是

那些昆虫/白天“三叫驴”在吵架/晚上

“地喇叭”嗓门大/“臭大姐”你可别碰/还

要躲着点“放屁虫”/所有的花鸟鱼虫/在

我们的想象里/组成了一个大家庭

孩子是最富有想象力的，并且总能

用想象认识并诠释世界上的一切事物。

在那个世界里，“唧唧黑”“姑姑喵”“臭

大姐”“放屁虫”……所有的事物都拥有

生命，还组成了一个大家庭，多么奇妙！

孩子读这样的作品，不仅可以提高文字

表达能力和鉴赏能力，更重要的是，心

也会变得开阔、丰富。

金波说过，童诗是一种听觉艺术，

它虽然也和其他文字作品一样印在纸

面上，但服务对象常常并非“读者”，而

是“听众”。童诗不仅要传递意象，而且

要求声音悦耳，这就是诗的音乐性。

也许，正是因为如此懂得童诗，懂得

孩子，在金波的笔下，才涌现了那么多悦

耳的儿童诗，滋养了读者、听众的童年。

比如这首《古城墙上的圆月亮》：

在月光里/还有蟋蟀鼓动着翅膀/

咏唱童年的故事/这里是古城墙上的/

月之故乡 美之故乡 爱之故乡/这里

有/三分欢快 三分幻想 三分向往/留

下一分/是淡淡的怅惘

轻柔的喃喃细语，诠释出对童年的

回忆与不舍，既表达了自己的主观感

受，又拓展了孩子的生命体验。

再说张之路的文。

张之路的散文平实质朴，带有淡淡

的怀旧情调，引领着读者去寻找难忘的

童年岁月。

每个人都拥有童年，但并不是每一

个童年都充满了欢欣与温暖。很多时

候，我们的童年里更多一些遗憾、不舍，

甚至伤痛。这是我在阅读张之路的童年

回忆时的第一感受。

因为献花得到了几枚徽章，如果别

在衣服上多令人骄傲。可是，这样的徽

章却要上交。孩子的心因此懊恼，且有

些小自私。所以，悄悄留下吧。可留下是

别在衣服上吗？当然不是，留下后更煎

熬。在孩子心里，这是错误。终于熬不住

了，将徽章交了上去。结果只换来老师

一句没有情感的“放这儿吧”。（《献花的

故事》）这时候孩子的心情轻松、遗憾、

五味杂陈，这也是长大之后，我们对童

年的感觉吧。

人总归要长大，重要的是，长大后

是否还保有柔软的心，保有对世界的

关爱。这是我在阅读时得到的另一种

感受。

感受来自于《做个有眼泪的男人》。

一个男孩子动不动就哭，多么软弱。所

以，“我”痛恨自己动不动就哭，无论遇到

什么事，都忍住不流泪。实在忍不住，就

找个没人的地方哭，不让人看到，因为

“一个男人，眼窝那么浅，得多掉价啊”。

是这样吗？当然不是。这个世界有

很多事情会让人流泪，“亲朋好友的离

去、善良的人遭受苦难”“一个好人因为

正义而献身”……我们泪流满面，并不

是因为软弱，而是心中拥有爱。

童年总会结束，童心却不会泯灭。

就让我们读着这样一本温暖的书，唤醒

记忆深处的童年吧。

彭学军，女，儿童文学作家。出生于湖南吉首，1985年毕业于江西赣南师院中文系。1989年开

始发表作品，1999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著有长篇小说《终不断的琴声》《你是我的妹》，中短篇小说

集《油纸伞》《歌声已离我远去》等十余部。短篇小说《油纸伞》获1995年陈伯吹儿童文学奖，长篇小

说《你是我的妹》获第六届宋庆龄儿童文学大奖。谈到自己的创作时，彭学军说，童年的记忆给了她

创作的灵感和冲动。


